数字技术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

张  省，杨  倩
（郑州轻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将数字技术能力细分为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技术获取两类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分为技术导向型和消费导向型两类创新，以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数字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理论模型，并提出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基于沪深股市32家数字技术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研究假设。结果表明：（1）企业的数字技术能力具有原动力作用，均能够促进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和提升绩效，但必须借助商业模式创新才能达到实现企业可持续盈利目的。其中两类能力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两类商业模式创新影响不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影响不显著；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对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影响不显著。（2）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绩效提升但中介作用有限，其中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起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是数字技术企业最好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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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y Capability,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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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vides digital technology capability into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cquisition capability, and divid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to two types of technology-oriented and consumption-oriented innovation, us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o buil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capabilit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proposes the three,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further use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verify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public data of 32 digital technology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gital technology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has a motive force function, can promote the enterprise to carry ou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performance, but it must rely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o achieve the enterprise sustainable profit. Among them, two types of capabil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but the impact on two type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different: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echnology-orient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has no impact on consumption-orient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acquisition cap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sumption-orient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echnology-orient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2)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 bu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is limited. Among them, technology-orient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effe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best business model for digital technology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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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数字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不期而遇，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现实情景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出现，帮助企业进行产业链和资源配置的重新整合，颠覆、渗透和重塑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改变了人与人、人与企业甚至人与机器的关系，线上与线下的交互方式呈现了更大范围的多样化互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服务、边缘计算等前沿数字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成为各类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新式武器”。数字技术企业无接触、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的多方赢利商业模式异军突起，对企业绩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数字技术为企业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式，成为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切入点[1]。数字技术企业的商业模式具有自演化逻辑和自组织机制，甚至有学者认为利用数字技术来构建交易平台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2]。那么，商业模式创新能否帮助企业将各类数字技术资源转化为企业绩效呢？由于数字经济尚属于新兴经济业态，数字技术催生出的商业模式还经受着市场的考验，相关数据难以获得，理论界也没有给出定量化的实证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以数字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数字技术能力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
企业的数字技术能力，一方面指企业运用数字化技术与产品物理组件的融合促进新产品、新工艺技术创新的能力[3]，另一方面指企业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通信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等收集利益相关者技术和市场信息的能力[4]。基于此，数字技术能力可以分为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获取能力两大类。通过数字技术创新，企业引进新技术和更多地与物联网连通以及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设备和交付物，优化对内部各个环节的掌控力，实现精细化管理[5]，同时创新流程再造，完善内部控制并为客户提供更多技术解决方案，打造优质产品和与客户的优质关系，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帮助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6]。通过数字技术获取，企业的数据信息得以在各个部门迅速、正确地反馈，帮助企业将复杂的人力资本进行有效整合以及合理地规划资金投入，推动企业绩效取得质的突破[7]，同时促进企业与外部环境中的顾客、供应商、竞争者等实现双向的、连续的以及实时的信息互动[8]，推动企业改造现有产品并创建新产品以响应竞争对手的行动或应对市场机会窗口，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9]。由此，可以作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H2：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
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新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10]，是企业取得卓越绩效的关键机制[11]。一方面，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扩散正在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创新抓住技术推动这一关键要素为企业提供技术上优越的产品或服务，帮助提升企业的绩效[12]；另一方面，通过实现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直接、频繁和深入的互动，商业模式创新正在通过市场拉动的理念催生出许多能够更好地识别、分析、理解和回答消费者需求的模式，来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提升企业绩效[13]。基于此，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分为技术导向型和消费导向型。以技术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资源来进行企业模式创新，在引入新技术或进行新技术分配以及扩散中会产生经济效益，这些经济效益可能会累积到所有商业模式利益相关者身上，也就是说，通过利用新技术，以技术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可以以新颖或更有效的方式连接要素和产品市场，从而扩大了市场占有率[14]。此外，以技术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本身可能是新市场开发过程的一部分，例如，百度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以技术研发为核心，利用车联网技术获取实时道路信息，并根据获取的实时交通状况规划行驶路线，达到无人驾驶控制汽车的目的。该项目就是主要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新市场，通过技术创新进行新的价值创造。目前，百度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进入了用户试验阶段，已经成为无人驾驶智能未来的领先者。由此，可以作出以下假设：
H3：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以消费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可以降低资源投资的成本或风险，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从而提高经济效率[15]。一个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可以通过准确的资源投资实现价值获取效率的最大化。此外，以消费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能使与需求相关的信息更好地流入焦点企业，有助于识别新的市场机会，消费者甚至会首先感知到新技术的潜在价值并参与价值创造[16]，例如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一个虚拟的“小米社区”，社区管理组建立产品使用反馈话题并对话题进行引导，让消费者在社区中更为活跃地发帖以及进行话题的探讨。通过建立一个用户信息交流圈，小米公司可以了解更多用户对其产品各项功能的评论，其MIUI系统就是在收集用户的各种反馈信息后创造的产品，有将近60万名用户参与了MIUI操作系统的设计与开发，MIUI通过每周更新以方便用户使用，通过小米社区与顾客互动实现了企业、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创价值。凭借在用户关系管理方面的独特能力，小米公司能够向市场推出各种新产品和服务，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由此，可以作出以下假设：
H4：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数字技术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数字互联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源，为企业带来根本性的业务变革，刺激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17]。企业可以利用新技术来体现其产品或服务，重新设计内部供应链以优化业务流程，或者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来实现商业模式的技术创新。Goh等[18]指出技术创新一般始于有限的市场，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企业会因识别一个可能的技术解决方案而促进其商业模式关键要素的革新，这些变革会替代当前的技术和产品，帮助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促进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可见，数字技术创新不仅可为企业提供具有竞争性的产品技术，也可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源去开拓新市场。由此，可以作出以下假设：
H5：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H6：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使用数字技术，企业可以从数据资源中提取价值并找到有用的信息，从而转变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并在职能部门或企业之间跨业务流程中作出更好的决策[19]。同时，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使企业能够及时获取消费者如何使用其产品的数据，并根据消费者使用信息开发新产品，促进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另外，利用数据分析的力量对客户行为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价值，从而避免客户流失和增强客户的忠诚度[20]。可见，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将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这又将改变生产者的资源库和收入流，促进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由此，可以作出以下假设：
H7：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对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H8：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对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2.4  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契机，许多企业对数字技术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数字技术的应用只有与企业的创新活动结合才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活动，通过鼓励企业提出新的价值主张和创造新的资源组合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21]。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传统的服务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字技术能力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变得尤为重要，然而，企业在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之后，还需要对自身和已创新的技术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提高企业绩效[22]。技术型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资源和能力的协调与合作，对与价值创造相关的一系列组织活动和结构进行创新及转化，以获得更高的价值，是一种系统的创新活动，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企业绩效，同时，数字技术能力的应用帮助企业提升了市场识别能力，然而在进行市场识别之后，市场开发才是企业提升绩效的关键。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对市场机会及时把握，帮助企业进行新的市场开发，通过企业活动的重组和配置，帮助企业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市场机会，从而为企业创造绩效。由此，可以作出以下假设：
H9：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10：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结合上述研究假设，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内：1.假设H9 和H10在哪里？2.假设变量的下标数字分别均应为正体！3.变量不与线段重叠。4.删掉多余竖线】

图1  研究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择
借鉴Zott等[23]在研究产品市场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匹配适应关系时选择样本和测量变量的方法，本研究在样本选择方面，采用中国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定义，以沪深股市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选取了15家以信息技术为主的企业、15家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主的企业、15家以数字媒体为主的企业。选择这些企业主要出于如下考虑：一是这些企业大都主要采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二是这些企业都借助数字技术开展不同程度的商业模式创新；三是能够从这些企业的公开资料中获取其数字技术以及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可靠数据。为了减少研究结果的误差，对初始样本进行处理：（1）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企业；（2）剔除被证券交易所ST的企业；（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和异常的企业。根据上述条件，剔除13家上市企业，最后获得32家上市企业作为最终样本。其中，数字技术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绩效以及控制变量的指标数据均来自锐思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新浪财经网以及样本企业公开披露的年报。
3.2  变量测量
3.2.1  数字技术能力
本研究中，数字技术能力是指企业为数字化发展所投入的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一般包括资金、设备、人力等方面的投入。可分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其中，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可用以下指标来衡量：
（1）研发经费内部总支出中数字化设备所占比重。对于以数字化发展为主的企业，数字设备是企业数字创新发展的关键，研发经费内部总支出中数字化设备所占比重反映企业为数字技术创新在创新设备上的投入，该比重越大，说明企业更加注重数字化的研发创新。
（2）数字技术改造投资完成率。可以用数字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占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表示，反映产业为新数字技术、新工艺开发投入资金的力度，该比重越大，说明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越强。
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可用以下指标来衡量：
（1）数字产品开发投入强度。通过数字技术获取市场信息、发掘市场潜力进行新产品开发是数字技术获取的主要形式，因此用数字产品研发经费总支出占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表示。由于数字产品研发经费支出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将数字产品研发经费指标用新产品研发经费指标来代替。
（2）专利购买费用与研发经费比率。专利运用可以促进企业持续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推动企业连续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并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提升，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占比和提高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专利购买费用与研发经费比率越大，表明企业的数字技术获取能力越强。
以上述4个指标衡量企业数字技术能力，汇总相关数据，对每家样本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2个指标和数字技术获取能力的2个指标的测量值取平均值，作为实证分析时该企业数字技术能力的最后测量值。
3.2.2  商业模式创新
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衡量，邀请两位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和两位来自以数字化为主营业务的企业的高管，根据样本企业年报资料，采用Likert五点量表法对每家企业进行打分，“1”代表企业的创新程度很低，“5”代表企业的创新程度很高。参考Zott等[24]的研究，将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用以下指标进行衡量：
（1）新的产品和服务。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变革，运用数字技术等确定与市场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开发方案，运用新原理、新技术创造出具有先进性或独创性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由此，可以根据样本企业创造出的新产品和服务数量进行打分。
（2）新的信息传递方式。企业信息传递方式的更新可以帮助企业减少沟通成本，由无线传输向数字传输方式的转变可以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由此，可以以样本企业的信息传递方式为依据进行打分。
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用以下指标进行衡量：
（1）新的交易方式。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企业交易方式改变，许多产品的交易方式由线下转到线上，线上交易凭借简单快捷的优势取得了快速发展，由此，可以样本企业交易方式的不同作为打分的依据。
（2）新的盈利方式。互联网的发展使企业不仅可以依靠产品盈利，其品牌和资源等也可以作为盈利方式，由此，可以样本企业是否产生新的盈利方式作为打分的依据。
最后汇总数据，对每家样本企业上述4个指标的测量值取平均值，作为实证分析时该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的最后测量值。
3.2.3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是指在一定经营期间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经营业绩，可以通过经营者在经营管理企业的过程中对企业经营、成长、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所作出的贡献来体现[25]。以数字化为主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成长速度快但是收入不稳定的特点，仅仅考虑单一的财务指标很难反映企业的实际绩效状况，采用盈利性和成长性两个方面的指标更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绩效，因此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盈利性指标，托宾Q值作为成长性指标。汇总数据，对每家样本企业上述2个绩效指标的测量值取平均值，作为实证分析时该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的最后测量值。
3.2.4  控制变量
共引用了6个控制变量：（1）技术人员数量占比，用技术开发人员占其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2）无形资产的规模，用企业年末的无形资产总额衡量；（3）客户密集度，用企业的前5名客户合计购买金额占企业客户年度购买总金额百分比衡量；（4）供应商密集度，用企业的前5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企业供应商年度采购总金额百分比衡量；（5）资产负债率，用企业的年末负债总额占其年末总资产比值衡量；（6）资产收益率，用企业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占其上年营业利润总额比值衡量。
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和测量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及测量方法
	类别
	名称
	度量方法

	控制变量
	技术人员数量占比（TP）
	技术开发人员/就业人员

	
	无形资产规模（IA）
	年末无形资产总额

	
	客户密集度（CI）
	前5名客户合计购买金额占企业客户年度购买总金额百分比

	
	供应商密集度（SI）
	前5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企业供应商年度采购总金额百分比

	
	资产负债率（AL）
	年末负债总额/年末总资产

	
	资产收益率（ROA）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数字技术能力
	数字技术创新能力（DI）
	数字设备支出/研发经费

	
	
	数字技术改造支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数字技术获取能力（DA）
	数字产品研发经费总支出/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专利购买费/研发经费

	商业模式创新
	技术导向型（TO）
	新的产品和服务

	
	
	新的信息结合方式

	
	消费者导向型（CO）
	新的交易方式

	
	
	新的盈利方式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BP）
	净资产收益率

	
	
	托宾Q值



3.3  实证分析
3.3.1  描述性统计
为验证上述研究提出的假设，采用SPSS 20.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根据样本企业所披露的2019年度年报，提取出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P
	0.384
	0.293
	0.187
	0.464

	IA
	40.438
	93.397
	23.301
	98.058

	CI
	0.045
	0.039
	0.012
	0.592

	SI
	0.068
	0.075
	0.046
	0.938

	AL
	0.639
	0.846
	0.193
	0.759

	ROA
	0.057
	0.061
	0.024
	0.178

	DI
	0.036
	0.251
	0.004
	0.448

	DA
	0.471
	0.653
	0.175
	0.639

	TO
	0.345
	0.237
	0.058
	0.741

	 CO
	3.500
	2.508
	1.804
	8.483

	 BP
	0.541
	0.328
	0.042
	0.970



3.3.2  相关分析
如表3所示，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则研究假设得到的初步验证；而且所有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在0.4以下，表明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表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TP
	1
	
	
	
	
	
	
	
	
	
	

	2-IA
	0.396**
	1
	
	
	
	
	
	
	
	
	

	3-CI
	0.287**
	0.163
	1
	
	
	
	
	
	
	
	

	4-SI
	0.012
	-0.116
	0.082
	1
	
	
	
	
	
	
	

	5-AL
	−0.209**
	−0.118
	−0.075
	−0.306**
	1
	
	
	
	
	
	

	6-ROA
	0.247**
	0.035
	0.219*
	0.013
	−0.287**
	1
	
	
	
	
	

	7- DI
	0.135
	0.123
	0.149
	0.038
	0.240*
	0.259**
	1
	
	
	
	

	8-DA
	0.008
	−0.147
	−0.026
	0.029
	−0.194*
	0.057
	0.191*
	1
	
	
	

	9-TO
	0.263**
	−0.255*
	−0.124
	0.057
	−0.082
	0.094
	0.084
	0.071
	1
	
	

	10-CO
	0.329**
	0.261**
	0.149
	0.234*
	0.153
	0.134
	0.214*
	0.134
	0.061
	1
	

	11-BP
	0.352**
	0.241*
	0.239*
	0.231*
	0.129
	0.161
	0.176
	0.079
	0.053
	0.159
	1


注：*、**分别代表在0.05、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同。

3.3.3  层次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进一步计算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结果均在0至3之间，表明变量间无共线问题，因此可采用层次回归法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数字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方程模型如表4中模型1至模型3所示。其中，模型1检验了各变量以及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2检验了各变量以及数字技术获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3检验了各变量、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数字技术获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表4的结果表明，在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固定时，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β=0.097，P<0.05）。由此可得假设H1、H2均通过检验。
检验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方程模型如表4中模型4至模型6所示。其中，模型4检验了各变量以及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5检验了各变量以及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6检验了各变量、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表4的结果表明，在消费导向型固定时，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07，P<0.01）；在技术导向型固定时，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影响（β=0.125，P<0.05）但不显著。由此可得假设H3、H4均通过检验。
检验数字技术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影响关系的回归方程模型如表4中模型7至模型9所示。其中，模型7检验了各变量以及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模型8检验了各变量以及数字技术获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模型9检验了各变量、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数字技术获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表4的结果表明，在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固定时，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98，P<0.01），但在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固定时，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对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β=0.043，P>0.05）；同理，在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固定时，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影响不显著（β=0.061，P>0.05），但在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固定时，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对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影响（β=0.449，P<0.01）。由此可得假设H5、H8均通过检验，H6、H7未通过检验。
检验商业模式创新中介作用的回归模型如表4中的模型13所示，其检验了各变量以及数字技术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模型3和模型13对比可知，在控制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条件下，加入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后，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P<0.01），此时回归系数β下降，由0.342变为0.327，表明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10成立；在控制数字技术获取能力和消费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条件下，加入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P>0.05），此时回归系数β下降，由0.183变为0.054，表明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9成立。
表4  数字技术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
	企业绩效
	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TP
	0.283*
	0.190
	0.219
	0.528**
	0.434**
	0.492
	0.384
	0.458**
	0.381
	0.182
	0.235*
	0.205
	0.236

	IA
	0.102
	−0.135
	−0.142
	0.432**
	0.392*
	0.295*
	0.368**
	0.273*
	0.394**
	0.201*
	0.242
	−0.211*
	−0.132

	CI
	0.351
	0.243
	0.321**
	−0.143
	−0.093
	−0.054
	−0.085
	0.046
	0.037
	0.294
	0.307**
	0.194
	0.304

	SI
	0.337
	0.194
	0.250**
	−0.085
	−0.124
	0.025
	−0.043
	−0.059
	0.058
	0.310**
	0.294
	0.304**
	0.193

	AL
	0.401*
	0.218
	0.183
	0.219
	0.291
	0.324
	0.346*
	0.280*
	0.246*
	0.174
	0.231
	0.203
	0.205

	PR
	0.479**
	0.325**
	0.282*
	0.314**
	0.359*
	0.423**
	0.425
	0.283
	0.452**
	0.269**
	0.374
	0.431
	0.249

	DI
	0.342**
	
	0.361**
	0.560**
	
	0.498**
	0.136*
	
	0.061
	
	
	
	0.327**

	DA
	
	0.183*
	0.097*
	
	0.185*
	0.043
	
	0.473**
	0.449**
	
	
	
	0.054*

	TO
	
	
	
	
	
	
	
	
	
	0.562**
	
	0.407**
	0.238**

	 CO
	
	
	
	
	
	
	
	
	
	
	0.264**
	0.125*
	0.143

	R2
	0.215
	0.289
	0.358
	0.543
	0.497
	0.345
	0.035
	0.384
	0.572
	0.281
	0.482
	0.395
	0.349

	调整R2
	0.198
	0.263
	0.293
	0.506
	0.463
	0.337
	0.029
	0.349
	0.539
	0.249
	0.426
	0.347
	0.312

	F值
	17.005**
	24.308***
	16.784**
	79.045**
	65.341**
	37.494**
	5.692**
	45.935*
	64.937**
	35.869**
	58.259**
	43.516**
	39.703**


注：n=32。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数字技术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绩效”的变量模型，研究数字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利用沪深股市中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验证了研究假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企业的数字技术能力能够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和绩效提升。这个结论显示了数字技术能力具有原动力的作用。虽然数字技术能力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其价值潜力发挥是有条件的，数字技术企业必须进一步借助商业模式创新才能发掘出数字技术的潜在价值。以往的研究多从动态管理能力、资源整合、创新驱动方面来解释企业的技术能力，较少将数字技术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因此，本研究结果可谓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并厘清了“数字技术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绩效”影响路径，进一步丰富了相关情境变量研究。
（2）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促进其绩效的提升。这个结论显示了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能保证企业绩效可以稳步提升，企业需要借助商业模式创新去统筹价值主张与目标市场，整合资源和制定战略，构建生产系统和价值链，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盈利收入。以往的研究大多讨论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分类，较少讨论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尤其技术导向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价值。
（3）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有限。这个结论显示出不同类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很多企业都希望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绩效，但却没有成功，这是因为这些企业没有依据自身特点采用相匹配的商业模式。对数字技术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才是最好的商业模式。数字技术如3G、4G、5G的迭代过程有其内在成长属性和演进方向，基本与市场需求无关，如果过度讲究流量思维和客户思维，企业的发展可能会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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